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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自古以來，中國各族人民普遍將結婚儀式作為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新中國成立後，結婚儀式

被視為封建糟粕而遭到擯棄。與此同時，受蘇聯法律的影響，結婚登記成為婚姻成立的惟一形式要件。結婚登

記具有成本低、簡便易行、便於國家監督等優點，但是由於有悖於中國少數民族及廣大農村的婚姻習俗，不易

被這些地區的人們所接受。結婚儀式是中國傳統婚俗的一部分，有深厚的群眾基礎，並非封建糟粕。它不僅具

有獨特的社會價值還能彌補結婚登記的不足。因此有必要承認儀式婚的法律效力，以便更好地維護當事人的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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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各國立法一般將婚姻分為法律婚和事實婚：履行了法定結婚形式要件的是法律婚。未履行

法定結婚形式要件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是事實婚。由於事實婚欠缺公示性，國家無法審查其婚

姻是否合法，又難於證明當事人有無婚姻關係及婚姻成立時間，所以當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採用法

律婚制度。根據各國法律的規定，結婚的形式要件主要有登記制、儀式制和登記與儀式結合制三種

主要類型。1 登記制以當事人到法定的登記機關進行結婚登記為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儀式制以舉行

一定的儀式為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登記與儀式結合制則要求結婚不僅需要登記還要舉行儀式。

新中國實行的是法律婚制度，現行婚姻法規定結婚登記為婚姻成立的惟一形式要件。但是，中

國各民族的婚俗普遍是將舉行結婚儀式作為婚姻成立的標誌，而法律卻否定了結婚儀式的法律效

力，結果是民間認可的婚姻關係卻得不到國家法律的承認，這就必然導致民間習俗與國家法的衝

突。儘管政府竭力強調結婚登記的重要性，但是仍有許多人在結婚時只舉行結婚儀式而不辦理結婚

登記。由此可見，單一登記制不適應中國民族眾多、文化多元的實際情況，只有採用結婚形式要件

二元制才能更好地滿足不同民眾的需求。

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國內地結婚登記制的來龍去脈，其次指出結婚登記制身處困境的原因，進而

論證了承認結婚儀式法律效力的必要性，最後建議採用結婚形式要件二元制，即結婚登記與結婚儀

式同是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由當事人自由選擇。

結婚登記制並不是中國的本土制度，而是對外國法律移植的結果。最初確立結婚登記制度是在

清朝末年。19世紀末20世紀初，清政府迫於內外壓力進行變法修律。在《大清民律草案‧親屬編》

中，清政府效法德國確立了結婚登記制度。然而，該法未及頒行，清政府即被推翻，所以這一制度

並沒有實施。2 新中國的結婚登記制度最早可追溯到革命根據地時期。紅色政權的結婚登記制度主要

是對蘇聯法律的移植。因此，理清蘇聯結婚登記制度的歷史有助於瞭解新中國結婚登記制度的來龍

去脈。

在蘇聯成立前，沙皇俄國依據當事人不同的宗教信仰而規定了不同的結婚形式要件。例如，基

督教教徒結婚需要舉行一場宗教婚禮，而東正教教徒的婚姻必須由警方登記才能成立。至於其他宗

教教徒的婚姻，沙皇俄國法律規定，在沒有民政當局或基督教教會參與的情況下，按照其宗教規定

或慣例舉行婚禮即可。3 由此可見，在沙皇俄國，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以宗教儀式為主。

蘇聯成立後，為了迅速而徹底地改變整個社會結構，蘇聯政府在短時間內公佈了一系列影響社

會和經濟生活根本領域的法令。第一個關於婚姻的法令是1917年12月20日頒佈的《關於民事婚姻、

子女和民事身份登記的法令》。該法令完全廢除了宗教結婚儀式，並規定只有在特別民事部門登記

1 余延滿：《親屬法原論》，北京：法律出版社，2007年，第143頁。
2 雲劍：《從儀式到登記：中國婚姻制度變遷的法理思考》，《人民論壇》2012年第20期，第112-133頁。
3 Gsovski, V., “Marriage and Divorce in Soviet Law,” Georgetown Law Journal, vol. 35, no. 1, 1947, p.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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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姻才能得到承認。4 這是蘇聯確立結婚登記制的開始，其目的是為了反對舊的宗教制度，並加強

國家對婚姻的干預。5 1918年，《關於公民身份、婚姻、家庭和監護行為的法典》取代了之前有關婚

姻的法令。新法典規定，從1917年12月開始，宗教儀式本身沒有法律效力，只有在公民身份登記部

門登記的民事（世俗）婚姻才有效，但是1917年12月20日之前舉辦過宗教儀式的婚姻有效。6 1926年

10月22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頒佈了一部新婚姻法。該法規定，未登記的同居與在

公民身份登記部門登記的婚姻具有相同的法律效果。這一規定表明結婚登記不再作為婚姻成立的形

式要件，而僅僅作為證明婚姻存在的一種形式。之所以有如此改動，是因為宗教對婚姻的影響已經

十分微弱，不再需要登記制與之對抗，於是結婚登記不再是婚姻成立的一個條件。7 同時，由於當時

紅軍戰士長期在外作戰，無法與妻子共同生活，如果沒有結婚登記證書很難證明夫妻關係，所以結

婚登記作為證明婚姻存在的一種形式得以保留。8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於對民眾管控的

需要，蘇聯對婚姻和家庭關係的法律進行了徹底的修改。自1944年7月8日起，未登記的婚姻不再被

承認，只有在民事登記處登記的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9 此後，蘇聯婚姻法始終堅持強制性結婚登

記。

上述歷史表明，蘇聯的結婚登記制度是反抗舊制度的產物。為了廢除舊的宗教制度，必須抵制

婚姻的宗教儀式；為了抵制婚姻的宗教儀式，必須規定一種新的形式要件。結婚登記制度由此產

生。新中國的結婚登記制度就是受此觀念的影響。

受蘇聯婚姻法的影響，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共政權就規定了結婚登記制度。1930年頒佈的

《湘贛蘇區婚姻條例》及1930年《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婚姻法》均規定，結婚須經區以上的

登記。1931年11月7日，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臨時政府先後頒

佈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以下簡稱“《蘇區婚姻條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

姻法》（以下簡稱“《蘇區婚姻法》”）。《蘇區婚姻條例》第8條規定：“男女結婚，須同到蘇維

埃或城市蘇維埃舉行登記，領取結婚證，廢除聘金、聘禮及嫁妝。”但是，蘇區婚姻法卻在確認結

婚登記制度的同時，又允許事實婚姻的合法存在。該法第9條規定：“凡男女實行同居者，不論登記

與否，均以結婚論。”

蘇區婚姻法關於結婚登記制度及事實婚姻的規定顯然受到了1926年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

共和國婚姻法的影響。一方面，結婚登記既是政府機關監督當事人的婚姻關係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

實質條件的有效手段，也是幫助當事人同封建婚姻制度作鬥爭的重要方式。10 另一方面，根據共產

4 Wolff , M. M., “Some Aspects of Marriage and Divorce Laws in Soviet Russia,” Modern Law Review, vol. 12, no. 3, 
1949, p. 291.

5 Wolff , M. M., “Some Aspects of Marriage and Divorce Laws in Soviet Russia,” p. 292.
6 Wolff , M. M., “Some Aspects of Marriage and Divorce Laws in Soviet Russia,” p. 291.
7 Wolff , M. M., “Some Aspects of Marriage and Divorce Laws in Soviet Russia,” p. 292.
8 ［日］栗生武夫：《婚姻法之近代化》，胡長清譯，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年，第51頁。
9 Wolff , M. M., “Some Aspects of Marriage and Divorce Laws in Soviet Russia,” pp. 293-294.
10 韓延龍：《紅色區域婚姻立法簡論》，《法學研究》1984年第1期，第71頁。

楊鐵錚 中國內地結婚登記制度：緣起、困境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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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婚姻理論，男女只要存在婚姻狀態，即使沒有履行婚姻登記，也具有法律效果。11 因此，該法

既規定結婚登記制，又承認同居者的婚姻關係。

1937年9月6日，根據國共兩黨的協議，中共中央將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改建為中華民國陝甘寧邊

區政府。由於邊區政府是中華民國的一個自治性地方政府，是國民政府行政院的一個直轄行政區

域，因此，邊區立法不可避免地受到中華民國法律的影響。在婚姻法方面，《中華民國民法》第982
條規定：“結婚應有公開之儀式與二人以上之證人。”受此影響，1939年4月，陝甘寧邊區政府頒佈

的《陝甘寧邊區婚姻條例》（以下簡稱“《邊區婚姻條例》”）第5條規定：“男女結婚須雙方自

願，及有二人之證婚。”第7條規定：“結婚之雙方得向當地鄉政府或市政府請求結婚登記。發給結

婚證。”這表明，雙方當事人有結婚之合意是結婚的實質要件，有二人證明婚姻關係之存在是結婚

的形式要件。只要具備此二種要件的婚姻就是合法的婚姻。至於結婚證書，學者解讀為結婚的證明

方法，而非結婚要件。12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於1950年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該法第6條規定：“結婚

應男女雙方親到所在地（區、鄉）人民政府登記。凡合於本法規定的結婚，所在地人民政府應即發

給結婚證。凡不合於本法規定的結婚，不予登記。”由此可見，1950年婚姻法廢除了邊區婚姻條例

規定的“二人證婚”的形式要件，改採結婚登記為婚姻成立的惟一形式要件。這是新中國婚姻法擺

脫中華民國民法的束縛，全面移植蘇聯婚姻法的結果。為了保障結婚登記制度的貫徹實行，經國務

院批准，內務部於1955年頒佈了《婚姻登記辦法》。該辦法第8條規定：“申請結婚、離婚或者恢復

結婚登記的男女雙方，對於有關婚姻登記必須瞭解的情況，都應當忠實地告訴婚姻登記機關。婚姻

登記機關如果發現當事人有違反婚姻法的行為而故意隱瞞的，應當予以批評教育，情節嚴重的，應

當提請當地人民法院依法處理。”這就賦予了婚姻登記機關調查、審核當事人相關情況，並對違法

人員進行批評、教育乃至移請人民法院處理的權力。政府期望通過結婚登記的審查功能監督婚姻的

合法性，避免違法婚姻的發生13，從而實現移風易俗，改造社會的目的。之後，雖然婚姻法歷經修

改，但是結婚登記制度一直屹立不倒。

從新中國結婚登記制度的歷史沿革可以看出，結婚登記制度來自對蘇聯法律的移植，其主要目

的是為了反抗舊制度。基於此目的，新中國婚姻法始終不肯承認結婚儀式的法律效力。在中共政權

看來，結婚儀式是舊制度，結婚登記是新制度。二者是水火不相容的關係，不能並立於世。堅持結

婚登記就必須反對結婚儀式，只有反對結婚儀式才能更好地維護結婚登記。這一邏輯使得新中國的

婚姻法只能將結婚登記作為婚姻成立的惟一形式要件。但是單一登記制在實施過程中卻並非一帆風

順，而是身陷困境。

婚姻登記制度是對中國傳統儀式婚的一種替代，對新中國社會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確實起到了重

11 劉清波：《中共的婚姻法》，台北：商務印書館，1983年，第4頁。
12 劉清波：《中共的婚姻法》，第13-14頁。
13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中央人民政府法令彙編（1953年卷）》，北京：法律出版社，1982年，第1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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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作用。首先，婚姻登記制度便於國家瞭解婚姻狀況，從而有利於國家制定相應的政策。其次，

婚姻登記制度要求登記機關在登記前對當事人的情況進行審查，其目的在於預防和制止違法婚姻的

發生。最後，登記的公示性，不僅可以保護婚姻當事人的身份性，從維護交易安全的角度講，還可

以保護婚姻關係以外的第三人。由此可見，婚姻登記制度有利於國家對社會的管理。

雖然婚姻登記制度有諸多功能，政府一直堅持結婚登記制度不動搖，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未辦

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人在社會上大量存在。何以造成如此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有

以下幾點：

一方面，結婚登記制度與中國國情不符。

從技術角度看，登記本身一點都不複雜，所要做的無非是讓人們填寫表格而已。為何眾多國民

無視結婚登記制度呢？原因在於，作為舶來品，結婚登記制度從誕生伊始就水土不服。第一，結婚

登記制度有悖於中國漢族傳統的婚姻習俗。中國歷史上，只有秦朝要求百姓結婚到官府登記，其他

朝代的法律均無此要求。14 漢族的婚姻習俗向來是以舉行結婚儀式作為婚姻成立的標誌。在古代

中國，遵循禮法所迎娶的女子被認為是妻，不遵禮法就被領回家的女子為妾。15 這種觀念一直延

續到現代，以致人們依然認為只有舉辦了婚禮才算明媒正娶，而是否到婚姻登記部門進行登記並不

重要。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廣大農村，只要舉行了結婚儀式就算是合法夫妻，哪怕沒有辦理結婚登

記，也不會遭人非議。反之，如果當事人只辦理了結婚登記而沒有舉行結婚儀式則會因為沒有“名

分”而遭人議論。16 所以，對於漢族而言，舉行結婚儀式才是結婚的必經程序。第二，結婚登記

制度有悖於中國少數民族的民族婚俗。由於民族自身習慣的原因，少數民族地區結婚不登記的現象

屢見不鮮。在少數民族的意識中，辦理結婚登記並不能使婚姻生效，只有按照各自所屬民族特有的

一套習慣舉行某種儀式的婚姻才能受到人們的認可。17 例如，苗族人以舉行婚禮作為婚姻成立的標

誌。18 在彝族地區，人們通過邀請親朋好友大擺宴席的方式來宣告婚姻的成立。19 在拉祜族中，

結婚儀式以唱山歌、對山歌為主要，只要符合這一儀式，當地人就認為這對新人是合法夫妻。20 此

外，對於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而言，只有履行宗教儀式後的婚姻才是合法的，否則即非法，為

教法所不容。21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國家強推於民的結婚登記制度，不符合中國各民族的婚俗，不

易甚至根本不為人們所接受，必然遭到民間的無視。

另一方面，結婚登記的監督審查功能有名無實。

14 金眉：《事實婚姻考察——兼論結婚儀式的現代法律價值》，《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1年第1期，第148頁。
15 ［日］滋賀秀三：《中國家族法原理》，張建國、李力譯，北京：法律出版社，2003年，第377頁。
16 張榮現、李芳艷：《儀式婚的若干法律問題思考》，《華北水利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2008年第3期，

第129頁。
17 石伶亞：《國家制定法與民族習慣法相衝突的實證研究——西部鄉村少數民族婚姻現象透視》，《湖北民族

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年第2期，第70頁。
18 劉淑芬：《芻議少數民族地區事實婚姻的法律效力》，《貴州民族研究》2004年第4期，第12頁。
19 阿爾日打、張振偉、杜東莉：《彝族婚姻習慣法與國家〈婚姻法〉比較研究——以涼山彝族自治州彝族婚姻

習慣法規範為例》，《法制博覽》2019年第13期，第92頁。
20 穆清：《少數民族地區事實婚姻的效力問題初論》，《青海民族研究》2010年第1期，第79頁。
21 王剛：《羅馬法與伊斯蘭法婚姻制度之比較——從〈婚姻法〉在我國少數民族地區的實施效果透視》，《民

間法》2018年第1期，第4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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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期望結婚登記制度能夠監督婚姻合法性、避免違法婚姻的發生。然而，結婚登記僅僅

是結婚形式要件的一種，無法實現此項功能。例如，理論上認為，實行結婚登記制度可以防止重婚

和早婚，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後發生的以夫

妻名義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處罰的批覆》的規定：對於“有配偶的人與他人以

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仍應按重婚罪定罪處

罰。”這就意味着不管有配偶的人是否與他人登記結婚，只要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就按重婚

罪定罪處罰。既然如此，結婚登記制度與重婚有何關係？至於早婚，民間的應對辦法是：未達法定

婚齡的當事人先舉辦婚禮，並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等達到法定婚齡後，再去辦理結婚登記，領取

結婚證。22 在這種情況下，結婚登記制度如何防止早婚？之所以出現如此結果，是因為政府高估

了結婚登記制度的作用。作為結婚的一種形式要件，結婚登記僅僅是當事人婚姻關係的一種公示方

法，其目的只是證明雙方的夫妻關係。23 結婚登記的本質決定了其監督審查功能註定是有限度的。

特別是在2003年的《婚姻登記條例》和《婚姻登記工作暫行規範》取消了實質審查的規定後，這種

監督審查功能更是蕩然無存了。在這種情況下，結婚登記的權威性不斷被削弱。結果，民眾更加輕

視結婚登記，視其為可有可無的程序。

當然，結婚登記制度並非一無是處。該制度具有成本低、簡便易行、便於國家監督等優點。同

時結婚登記具有很強的公信力，也便於當事人結婚資料的長期保存。24 但是，中國幅員遼闊、民族

眾多，文化多元，各地的風俗習慣有很大不同。就結婚形式要件而言，如果不考慮到各地區、各民

族風俗習慣的差異性而一刀切地予以規制，很難為各地人們所接受，在實施過程中也會遭遇重重阻

礙。因此，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構建結婚形式要件二元制，即同時承認結婚登記和結婚儀式的法

律效力，是十分必要的。

結婚儀式傳承千年，已成為中國各族人民婚俗的一部分。時至今日，儘管存在地區、民族、身

份、職業的差異，但舉行結婚儀式仍然是中國人結婚時普遍的選擇。這表明結婚儀式具有深厚的群

眾基礎，不宜草率地予以否定。實際上，結婚儀式並非結婚登記的對立面，二者也不是非此即彼的

關係。結婚儀式不僅不是封建糟粕，而且還有其積極的作用。

一方面，結婚儀式具有獨特的社會價值。中國自有禮制之後，一直將婚禮作為結婚的形式要

件，所謂“無禮不成婚”。25 一樁合法的婚姻，一定要經過特定的儀式才告完成。儒家十分重視婚

禮，視婚禮為禮之根本、人倫之基礎。婚禮的意義在於“別男女，以防淫亂。”儒家認為雖然男女

之合是自然之性，但是如果不遵循婚姻之禮，則與禽獸無異。26 因此，只有經過特定的禮儀程序、

22 于曉麗、高雲鵬、高功敬：《我國儀式婚的法社會學思考》，《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年第3
期，第89-90頁。

23 喬曉陽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行政許可法釋義》，北京：中國物價出版社，2003年，第59頁。
24 金眉：《事實婚姻考察——兼論結婚儀式的現代法律價值》，第150頁。
25 陳顧遠：《中國婚姻史》，北京：商務印書館，2014年，第12頁。
26 陳鵬：《中國婚姻史稿》，北京：中華書局，1990年，第183-1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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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禮教的婚姻才能得到法律的認可。27 所以，結婚儀式絕不是可有可無的，其目的是將一切婚

姻家庭關係規範於倫理秩序內。舉行婚禮之後，夫妻雙方會受到社會倫理與輿論的約束。通過這種

約束，使得雙方能夠維持和睦、穩定的關係，從而使得社會的基本單位──家庭得以存續和健康發

展。28 此外，婚禮還可以鞏固家族關係。婚姻不僅是個人的終身大事，而且是一個家族和社區的“公

共事件”。29 因而，結婚儀式的舉行，往往需要男女雙方家族成員的參與。於是，婚禮成了親屬會集

的場合，為雙方的親屬搭建了一個相互瞭解、相互認識的平台。通過婚禮儀式，親屬之間的聯繫得到

了加強。30 婚禮不僅使婚姻雙方的夫妻關係得以最終確立和認可，還使得雙方的姻親關係得以成立

與宣示。最終，新的社會群體的穩定通過婚姻儀式得到了確立。因此，結婚儀式具有維持社會、宗

族和家庭中倫理秩序的重要功能。

另一方面，結婚儀式可以彌補登記制的不足。婚姻是一種社會制度，結婚是一種變更當事人身

份的重要行為，為使 當事人慎重及社會一般人士周知起見，締結婚姻應當向社會公示。正如韋斯特

馬克所言，“無論在甚麼地方，公開性都是區分合法婚姻與非法苟合的一個標誌”。31 由於結婚登

記行為只發生在婚姻當事人和登記機關之間，如果婚姻當事人不對外宣示，則他人無法知曉當事人

的婚姻關係。因此，結婚登記制的公示性較弱。結婚儀式則不同。舉行結婚儀式實際上就等於當事

人向參加婚禮的親朋好友公示自己的婚姻狀況，從而使“熟人社會”可以迅速獲悉其結婚的事實。

從法律角度來看結婚儀式具有法律上的公示效果。由於婚姻家庭法調整的主要是熟人之間的法律關

係，而結婚儀式在“熟人社會”中的公示範圍廣、影響力大，因而能夠較好地彌補結婚登記制公示

性較弱的不足。此外，在中國偏遠地區，民眾去行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需要花費較高的時間和交通

成本。32 這也是當地民眾不願意辦理結婚登記的原因之一。因此，承認結婚儀式的法律效力也可以

減少偏遠地區民眾的結婚成本。

結婚儀式的長期存在，表明這種傳統婚俗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事實表明，結婚儀式並非是

必須擯棄的封建糟粕。它不僅有維持社會穩定的獨特社會價值，還能夠克服結婚登記的諸多缺點。

因此，有必要承認結婚儀式的法律效力。只要當事人能證明舉辦過結婚儀式（如婚禮錄像或證人證

言等），就應該承認雙方的夫妻關係。

婚姻不僅事關當事人本身的福祉，而且還涉及國家、社會和他人。因此，婚姻需要一個公示方

式。該方式不僅需要得到國家的認同，還需要得到民眾的接受。結婚登記和結婚儀式都是一種公示

方式。考慮到民眾重視婚姻儀式現實情況，一味否定結婚儀式的公示功能，不利於保護當事人的利

27 金眉：《事實婚姻考察——兼論結婚儀式的現代法律價值》，第149頁。
28 楊卿：《法律‧儀式‧秩序》，張永和主編：《社會中的法理》，北京：法律出版社，2013年，第89頁。
29 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度》，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8年，第129頁。
30 楊卿：《法律‧儀式‧秩序》，第87頁。
31 ［芬蘭］E‧A‧韋斯特馬克：《人類婚姻史》，李彬等譯，北京：商務印書館，2002年，第827頁。
32 王昀：《事實婚姻的法律規制之完善——以我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之編制為背景》，《天水行政學院

學報》2018年第3期，第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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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因此，在結婚形式要件上，應該同時承認登記制和儀式制的法律效力。對於儀式婚的法律效

力，可以通過以下途徑確認。

第一，由法院裁判確認。婚姻當事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可以向法院提出確認之訴。由法院對當

事人是否屬於婚姻關係進行裁判。

第二，由婚姻登記機關確認。在某些需要提交婚姻關係證明的場合，儀式婚的證明形式不太方

便。在此情況下，婚姻當事人可以到婚姻登記機關辦理結婚登記，由婚姻登記機關確認當事人的婚

姻關係。

在社會上儀式婚當量存在的當下，法律應該統籌兼顧登記婚與儀式婚，以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

的根本利益。因此，正確評價儀式婚的價值，對現有的結婚形式要件進行調整，採取登記制和儀式

制並舉的方式，才能更切合中國的社會現實。

法律必須源於生活和實際的需要。否則，設計得再完美的制度，如果沒有社會力量的支持，也

難以有效運作，甚至難以為繼。因此，在制定法律的時候，必須關注法律在施行過程中會受到哪些

社會因素的制約，以及該法律是否符合了民眾和社會的需要。結婚登記制並非中國本土的產物，而

是法律移植的結果。誠然，這一制度具有公信力強、成本低、簡便易行、便於國家監督等優點。但

是，它不符合中國各民族的婚姻習俗，公示性較弱。在實踐過程中，不僅沒能實現立法者賦予其身

的諸多功能，還造成部分地區民眾結婚不便。反之，結婚儀式不僅能將婚姻家庭關係都規範於禮法

倫理秩序內，起到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還能彌補結婚登記的不足。因此，構建結婚形式要件二元

制才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必然選擇。因此，應該採用結婚形式要件二元制，即結婚登記與結婚儀式均

是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由當事人自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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